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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停战了，大家都争先恐后

地瞅空子抓挠一把。在杨勇第二
十兵团金城发起大反击之前，
第二十三军军长钟国楚、政治
委员卢胜盯上了石岘洞北山。

这个高地，第三十九军在一
年前曾经打过，而且打得很成
功，全歼美步兵第四十五师第一

八０团一个加强连。因当时不
具备坚守的条件，吴信泉抓了
一把见好就收，迅速撤了下来。

第二十三军接手一线防
务后，也瞅好了这个山头。瞅
好它，不是因为这是什么险关
隘口，通衢要冲。而是因为这

上面是美步兵第七师的美国
兵，可以就着这个高地，跟美
国兵交手过招练兵，打击美国
兵的士气。

7月6日，钟国楚决定要稳
稳当当地当当这个高地的地
主。不过这一次却比哪一次都

难打了。中国兵们老是到这儿
来抓一把就走，美国兵的警惕
性也提高了不少，守军从一个
加强连增加到了两个步兵连
和一个火器连。

这个高地，美步兵第七师
师长阿瑟·特鲁多少将是势在

必保。然而第二十三军军长钟
国楚仍然是势在必得。这一
次，第六十七师师长刘春山准
备投入第二００团4个连，第
一九九团6个连、第二０一团
3个连共13个步兵连，在军、
师炮群30个炮连90门火炮和

独立坦克第四团16辆坦克配
合下，来一次大动作，夺占并
巩固石岘洞北山阵地。

攻击部队和前几次一样，
只用一个连———第二００团
第六连。其余12个连队全部
准备用于打反扑。

除了炮火和坦克这类新
家伙，钟国楚和他的战士们还

有老法宝———他们在石岘洞
北山山腰部距敌障碍物仅

120米处，打了一条102米长
的屯兵坑道。这条屯兵坑道有
7个出口，可容纳一个加强连，
还可屯积大量的弹药、粮食、
饮水、急救包等。既可突击进
攻，又可坚守防御。还有强大
炮火。这仗，中国兵是越打越

有信心。
7月6日深夜，大雨滂沱，

雷声阵阵。第二十三军支援炮
群近百门火炮突然开火，独立
坦克第四团的坦克群也前出

进行直接瞄准射击，把石岘洞
北山炸得乱石横飞，雷声炮声

响成一片，煞是壮观。3分钟
后，敌阵地上每平方米的平均
落弹已不少于一发。相当于把
石岘洞北山翻了个个儿。

第六连在连长陆昌荣带
领下，分3路向高地上猛扑。
美步兵第七师的士兵们纷纷

从暗火力点里用机枪、喷火器
猛烈射击，特别是喷火器，在
阵地前燃起了一堵堵火墙，把
冲击道路封得死死的。突击排
第一排连续派出几名爆破手，
都在路上伤亡了。

这时候，一个名叫许家朋

的战士冲了上去。这是第九连
第二排配属过来的一个兵。他
并不比前几个运气好，刚跑两
步，就被机枪打断了腿。然而
许家朋并没有停下来，而是在
泥泞的地上继续向前爬。身后
是和雨水混在一起的血水。他

爬到火力点旁，用牙咬开导火
索，把炸药包塞进了射孔。一
翻身滚到了一边。然而没有期
待的爆炸声传来。

雨水浇湿了炸药包，雷管
受潮失效，炸药包没响。许家
朋一咬牙，又爬了上去，双手

抓住打得通红的机枪管，想把
机枪夺过来。然而身负重伤的
他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许家
朋一纵身，将整个身体压了上
去。又一个黄继光!

发了狂的陆昌荣亲自抱
着炸药包往上冲，接连打掉了
3个火力点。然后领着全连与

敌人白刃格斗，很快扫清了表
面阵地和退入坑道的残敌。一
小时后，3颗绿色信号弹升起
在空中。

许家朋成为第二十三军
级别最高的战斗英雄，立特等

功，获“一级战斗英雄”、“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
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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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导师离开了医院，拦

了辆的士回学校，一路上谁也
没有说话。或许司机觉得我们
好生怪诞，一直在镜子里打量
着我们。到了学校，听到喇叭
呱呱地叫着：“各位同学请注
意，接市卫生厅通知，全市将
进行一次灭鼠大行动，请速去

宿舍管理员处领取灭鼠灵。”
喇叭声聒噪单调，来往的同学
恍若未闻，脸上挂着模糊的
笑。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又

一次例行的卫生大行动而已，
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倘若他
们知道学校里出现杀人老鼠

的话，那么整个学校怕是逃成
空校了。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子呢？”导师喃喃地说，“如果
杀张老师是迫于无奈，那么那
个小保姆，她对凶手可是半点
危险也没有呀。”

我想了想，说：“可能杀小
保姆，是出于警告。或者是他
很得意自己的杀人手段，所以
借小保姆重复了一下过程。”
“不可理喻，天下怎么会

有这么变态的人？”导师不说
话了，嘴角抿成一条冷硬的

线。
“教授，我还是要去一趟

平凉。”我说。
与导师分开后，我去找叶

浅翠，劈头盖脸地问她：“翠
翠，快告诉我，你姐姐究竟是
干什么的？”她愕然，看着我

过度紧张的脸，说：“不是跟
你说过吗？她是研究一些很特
别的东西的。你怎么了？脸色
这么难看。”
“翠翠，你知道吗？教你

们高数的张老师死了。而且杀
死张老师的是老鼠，红眼睛的

老鼠。”接着，我又跟她简单
地描述了阿蓉的死亡过程。

她张大嘴巴，按住胸口：

“天，好可怕，好恶心。”眨眼
之间，明白过来，瞪着我，“你

怀疑我姐姐跟这事有关？”
“是的。我仔细想过，要

让一只老鼠从嘴巴经气管进
入体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除非被害人当时神志不清，主
动张开嘴巴让它跳进去。所
以，如果我没有估错，那只老
鼠带着类似古时候所说的蛊
或者巫术之类的东西。”

叶浅翠眼中爆射出愤怒

的光芒：“陆林，你什么意思!
我姐姐只是研究一些咒语、巫
术，并不代表她就会这些，难

道这也能成为被怀疑的理
由？”

“翠翠，你先别生气。听
我说，你还记得9月27日那
天，我去你们宿舍找你吗？那
天，我看到红眼老鼠，在小松
林里。”听到小松林三字，叶
浅翠微微动容，飞快地瞥我一
眼。“那天，我看到了一个与

你一模一样的人，那时我还不
知道你有个孪生姐姐。我好
奇，跟她来到了小松林。看到
她在学老鼠吱吱叫，而她面前
地上站了一排老鼠。”
“陆林，有些话是不能随

便乱说的，你确信看到的人是

我姐姐吗？你看清楚白衣女人
的长相了吗？”
“这个嘛……”我犹豫了

一下，“没有，只记得她有一
双红色的眼睛，当时一下子吓
愣了，紧接着眼前就浮起一团
黑雾了。”

“听着，陆林，既然你没
有看清楚，你就不能随便诬陷
她。这事情与我姐姐有没有关
系，都还没有定论，你不要到
处乱嚷了。”叶浅翠脸上现出
少有的凛然，跟平日的温婉大
相径庭。

“翠翠，你说，这老鼠会
不会是平凉那古宅里的呢？”

叶浅翠浑身一个激灵：
“怎么可能？平凉离这里坐火
车也要十个小时，那老鼠能千
里迢迢、跋山涉水到这里？”
她顿了顿，眨动着眼睛，“我

看很有可能是医学院的基因
突变实验产物。”她的观点倒
和苏警官的相同。

我摇头：“它为啥杀的正
好是张老师，并且在我们找她
询问张德方祖宅之前。我觉得
这事与你的平凉经历肯定有

关联。”小松林那幕情景始终
历历在目，我相信学校里一定
有一个人或是一个东西控制
着这群老鼠。

@ABC

建国爹来了，大儿子何建

成被评为北京市优秀进城务
工人员，要开表彰大会，让何
建成代表发言，哥儿俩打电话
让爹务必来看一看。何建成的
发言稿是自己写的，写完后叫
建国帮着看看，何建国便拿给
小西看，毕竟小西是学中文

的。小西看后大为惊讶，那文
章文笔流畅，思想深刻，像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
苦寒来”这样的诗句，引用得
准确自如随处可见，令小西感
慨万端，过去是不了解，了解
了，真替他们这些人可惜。有

才华，有志向，就因为没有钱，
整个人生就给改变了，同时越
发理解了何建国对他哥的感
情，越理解越为自己与何建国
的关系前景感到悲观。爸爸和
小夏、小航和简佳至今没有结
婚，都说不急。她心里明白，他

们是怕她受刺激。
何建国打电话来说建国

爹想来顾家看看，他爹给顾
家 “带了点儿自家种的粮
食”。小西爸不想让他爹来，
且不说两家已然没什么关系
了，单说他来了，小西肯定会

触景生情会难过，却又没理
由拒绝，只能同意。

说好晚上来，不来吃饭，
只来看看。这天顾家早早吃
了晚饭，收拾了，洗好水果泡
上茶，等客人到来。小西爸注
意到小西晚饭吃得很少，心

神不宁，一会儿说他们来她
躲出去算了，一会儿又说算
了，见一面也没什么。显然心
情矛盾，怕着并期待着。弄得
小西爸也跟着紧张起来：建国
爹专程来，恐怕不是为那“自
家种的粮食”，他来很可能有

事，什么事呢？对小西表示点
儿歉意？毕竟，小西的习惯性
流产与何家有直接关系。

约好的时间到了，门铃
响了，小西的身体由于紧张，

一下子绷直———她最终没有
躲出去，决定留下来———小
西爸见女儿这样，非常难过。

小西爸开了门。建国爹
和两个儿子都来了，何建国
最后进来，手里提着个大提
包。小西起身迎接，但对所有

来者都没有称呼，只是客气
而拘谨地道 “你好”“你
好”，客气到同每个人都握
了握手。落座后，建国爹让建
国把提包打开，拿出一样样
小杂粮放茶几上，最后，拿出

了一个纸包，同时，从怀里摸
出张纸，说是为治小西的病给
寻的一个药方子，“专治妇女

流产。药方里其他几味药城里
头都有，估摸着有两味不好
弄，俺就给带了来!”说着打
开那个纸包，用手扒拉着里面
的东西给小西看：“六个青蛙
眼，一对羊睾丸。”

小西接过建国爹的方子
和那纸包东西，看。大家都看
她。片刻后，小西头也不抬
道：“要是，我这病就是治不
好了呢？”

建国爹说：“你们实在想

要孩子，就让建成把他闺女
过继给你们一个!”

小西一愣，抬起头来：
“你们不要孙子了？”

“那个，”建国爹咳了一
声，“那个男女要是都一样
了，孙子孙女的，有啥不一
样？”

小西怔怔地看建国爹，
半天，“谢谢，” 停一下道，
“———爸。”

建国爹又咳一声，转对小
西爸：“建国建成都跟我说，
他们娘也说，说小西是有不少
……”想不起来，看儿子们，

“那话你们是咋说的来？”
何建成说：“……是有不

少显而易见的缺点，但更有
很多难能可贵的优点。”

小西扭脸看何建国：“这话
是你说的？”何建国点头。小西
叫起来：“我有什么缺点？……

还‘不少’？还‘显而易见’？”
全家人都笑了。何建国

和小西也笑了，笑着，泪流下
来了……

一年以后，小西生下了
她和何建国的女儿。女儿生
下来时是单眼皮，满月后，变

成了双眼皮，一双瞳仁儿又
黑又亮，眼白却是蓝色的，蓝
得如同晴日的天空，没有一
丝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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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自己的月经竟然

迟迟不来，于是去西药房买
了测孕纸回家测试，结果证实
自己已经怀孕。我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他，他说他会尊重我的
决定。我心里很想把这个孩子
拿掉，因为来自于一个破碎的
家庭，不愿意看到另一个生命

步上自己的后尘，无法享有完
整家庭带来的安全感。但是准
备找医生的那天清晨三点，我
从梦中突然醒来，心里有股哀
伤和不舍的感觉。

这个刚刚形成初胚的小
生命和我之间有股巨大的力

量在牵连着。我在那个清晨
下定决心不再逃避人生带给
我的任何磨炼，我要尽力保
住这个小生命。我把自己的
决定告诉了他，他以一贯柔
顺的态度接受了我的决定，
陪我到医生的诊所做超音波

检查。检查结束后，医生说很
可能是个男孩。我们达成了
协定，这个孩子将由我独立
抚养，至于他的角色该如何

扮演，决定权完全在他身上，
我不想勉强他做任何事。从
此以后我们之间的互动便完
全转化成纯粹的友谊。

1997年10月初，我在荣
总进行第二次开刀手术，结果
拿出一个如同熬汤的大骨一
般的畸胎瘤，上面分布着甲状
腺和血管。翠英说看起来很恐
怖，像个异形似的，我嚷着要

看，大夫说拿去化验了。我住
院期间，未满3岁的洁生已经
像善解人意的大孩子，忙着帮
妈妈拿拖鞋，扶妈妈下地，还
想调整病床的斜度。翠英告诉
我，她和洁生在观察室等待我
恢复知觉时，洁生脸上露出了

非常哀伤的表情。
我记得洁生两岁半的时

候，我和翠英带着她加入了
一个远征埃及、希腊和土耳

其的旅行团。她小小的身躯
挺立在阿蒙神殿的柱廊前，
来自世界各国的游人一个个

忍不住地停下来摸她的头，
替她拍照；她应该算是当时
年纪最轻的观光客了，但颇
能适应那种舟车劳顿的生
活，沿途大人都累倒了，她照
样能吃能睡的。到了土耳其，
她一路咬了3名当地的男士；
他们看她可爱，忍不住想摸
她的小脸，她抓住对方的手

臂上去就是一口。我和翠英
赶忙向人家道歉，回过头来问

洁生为什么要咬人，她说她不
喜欢别人摸她的脸。我们从不
灌输她自保的观念，但是她天
生就有这样的本能。

洁生的感官特别灵敏，
一岁半就喜欢吃鱼头，鱼刺
一根不剩地全吐了出来，偶

尔有一根卡在喉咙眼，她竟
然不慌不忙地把食指和大拇
指伸进喉咙，小心翼翼地拈
出刺来，包在面纸里交给翠
英。她喜欢玩的游戏和行为举
止几乎都像男孩。看完灰姑娘
的卡通影片，她一点也不认同

女主角，宁愿当那个坏姊姊，
免得被后母欺负。她的占有欲
重，竞争心强，安全感也比一
般小孩缺乏。我时常近乎谄媚
地称赞她，做她的拉拉队长，
她却以冷静的小眼睛直观地
看进我的内心，立刻看透了

我的过火演出。
看到别的小孩都有父

亲，唯独她的父亲缺席，心中
不免有些失落；但是她从不
问我“爸爸为什么不和我们
住在一起”。最近，她私下问
了一次翠英，翠英说：“回台

北之后我们再去问妈妈。”洁
生听了突然哭着说：“你不要
去问胡因因这个问题啦!”她
小小的年纪已经能体恤母亲
的为难之处了。一群小不点儿
都叫我胡因因，他们把我看成
了跟他们同年龄的玩伴。

洁生的父亲经过三四年

的成长，现在已经是个负责、
能够面对困境的人了。他的
叛逆期已过，对其他的异性
暂时不再有蠢动反应。我们
偶尔通一次电话，交换一些
看法与观察，他告诉我他和
妻子的关系最近转成了更深

刻的默契，我听了感觉相当
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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